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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瑞林：民间借贷之殇何时止？ 

马园园   陈浩 

就在八月，高达 8.71亿元的民间借贷“击中”了合肥银瑞林酒店，也将其因发展步伐过快深陷民间借贷泥沼、与福创公司

纠纷等内情暴露在阳光之下。风波之下，银瑞林依然没能逃过民营企业一碰民间借贷就“倒下”的困局。 

2016年 8月 13日下午四时，王家林最后一次“出现”在众多债权人面前。 

彼时，位于合肥银瑞林酒店五楼的瑞金会堂中挤满了人，许久不曾谋面的安徽银瑞林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家林透过大

屏幕与近 600 位债权人公布了自己和银瑞林目前的现状。时而嘶哑时而亢奋的语调中，王家林反复强调着那句话：会尽快解决

酒店的产权纠纷，尽快拿到资金兑付广大债权人。 

王家林的承诺成了债权人此刻的“定心丸”。“这么大的酒店在这，也跑不了。当时想入资银瑞林还要找关系呢，不熟悉的

还进不来。”参加了债权人沟通会后，陈洁总是试图安慰自己不要紧张，“钱一定能要回来”。 

然而，事实的真相总是比人们想象中更加残酷。随着合肥银瑞林民间借贷内情浮出水面，高达 8.71亿元的民间借贷总额让

人不禁咋舌的同时，也将合肥银瑞林因发展步伐过快深陷民间借贷泥沼、与福创公司纠纷等内情暴露在阳光之下。 

一家经营多年的酒店何以陷人规模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中？债权人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民营企业如何破解一碰民间借贷

就“倒下”的困局？繁华过境，一地鸡毛，围绕在合肥银瑞林周遭的种种争议仍在持续着。 

民间借货之痛 

8 月 16 口，合肥市北一环与阜阳路交口亦如往常般车水马龙，坐落于此的合肥银瑞林国际大酒店依旧门庭若市，只是如今

这种喧闹之下更添涌动的暗流。 

“我上周去吃饭的时候还奇怪呢，大堂里坐了好多人，特别吵闹看上去也不像是来就餐的，因为有人情绪好像很激动，后

来看了新闻才知道是老板在外面借了很多钱。”市民张小姐口中情绪很激动的正是合肥银瑞林酒店的债权人。 

本刊记者从由债权人组成的“依法维权债权委员会”（下文简称“法委会”）处获悉，目前已统计的合肥银瑞林酒店民间借

贷总额为 8.71亿元，涉及债权人近 1300人。此外银瑞林还有 2.5亿元的银行贷款债务。从 2014年至“法委会”成立之前，银

瑞林在合肥庐阳法院的借贷纠纷案件涉案金额已经有 2.5亿元。 

吊诡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民间借贷之外，不少债权人还通过网贷平台与银瑞林产生借贷关系。原来，王家林还

通过成立 PZP平台“安徽丝路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对投资者销售年化收益率在 18％左右的 PZP网络金融产品，通过该平台

吸弓｝资金也将近 5000万元。 

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安徽丝路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巧年胡 23日，注册资金为 1亿元。

目前网站已无法查询，标的也无法核实，有债权人揣测不排除银瑞林酒店宣布资金链断裂无法兑付本息的情况下，王家林还在

通过线上网贷平台募集资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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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日，本刊记者前往庐阳区经侦大队了解案件情况，警方以“需要走程序”为由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此前有媒体披露，

庐阳区经侦大队接到报案且已经立案调查，但是由于“事件复杂”，目前尚在调查当中。 

“我是从 2013 年开始在银瑞林投钱的，当时约定的年化收益是 18%，其实在当时的民间借贷里利息不算高的，但就是看着

实实在在的酒店心里有底，所以才会陆陆续续投子一百多万进来。这钱不仅仅是我家的还有两个亲戚的，当时想多赚一点所以

没有往外拿过钱，连利息都没怎么拿，现在出事了，家里面也乱成一团。” 

贾玉方看上去十分憔悴，现在每天能做的事除了等，就是往银瑞林跑，和驻守在银瑞林的其他债权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 

当时，促成贾玉方下定决心投资银瑞林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王家林本人。 

“当时酒店在合肥做的也不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能力魄力很强的企业家，关键是生活特别朴素。我们之前来酒店参

观的时候，他和夫人唐邦勤、妹妹王迎春（安徽银瑞林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都是在员工食堂接待我们的，他们

吃饭都是一粒不剩的非常节省，衣着也很简朴，把钱交给这样的人我还是放心的，谁知道现在会这样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即使现在，不少债权人仍然对王家林有正面评价，诸如“有魄力”“节省”的评语出现的频次很高。 

上世纪 80年代进入银行工作并晋升为支行信贷科主管，后来“下海”创办了安徽银瑞林投资有限公司„„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王家林熟稳金融行业，在包括房地产、酒店经营管理、金融投资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合肥银瑞林酒店让王家林声名远

播，也让他成为公众眼中拥有实体产业的知名企业家。 

“很多人都说我们‘跑路’了，我和王迎春就在合肥，王家林一直在喀什管理酒店。现在这种情况对酒店的经营管理影响

很大，明份的经营还算不错尚有盈利，八月份以来营收剧降，只有 150万，不足上月的四分之一。” 

经“法委会”负责人的协调，王家林的夫人唐邦勤与记者面对面进行了交流，她表示王家林并没有逃避目前的债务，而是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正在喀什进行酒店管理工作无法回合肥。“王家林是个事业心很强、责任心很强的人，该我们承担的不会赖，

现在确实是遇到了困难，当时步子迈得太大，才导致现在出现这些情况。” 

扩张之荡 

一间在合肥经营多年且有一定影响力的酒店为何会陷人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之中？如唐邦勤所言，“特殊的原因”和“目前

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在记者调查中，合肥银瑞林在过去几年中的“裂变”渐渐清晰。 

调查显示，合肥银瑞林的民间借贷始于 2009 年，彼时借贷范围仅限于酒店员工。“当时想的是利息比较高，可以让员工享

受到酒店成长的红利，而且可以把大家绑在一起干，比较有奔头。”唐邦勤告诉记者，也正是在这一年，合肥银瑞林开始谋划子

一件大事一一向外扩张。 

尽管唐也坦言当时步子迈得太大，可是风险没有到来之时，所有人看到的都是机会，包括她和王家林。 

在一份“法委会”提供的署名为王家林的《银瑞林民间借贷及解决思路》文件显示，2009 年开始的民间借贷主要都用于了

新疆喀什和云南石林两家酒店的建设中。其中喀什银瑞林单体 1500间客房，为全国单体最大综合酒店并挂牌五星级；石林银瑞

林 900 间客房，为云南省最大单体酒店，准五星标准。加上已拥有的合肥银瑞林酒店，银瑞林集团全国扩张已经迈出了实质性

的步伐。 



 

 3 

由于喀什和石林两地酒店占用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加之近几年国内信贷政策调整和酒店业盈利下滑，银瑞林不

可避免地陷人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大量的民间借贷无力偿还，至此，借贷风波四起。 

2014 年，就已经出现债权人将银瑞林告到法院的情况。虽然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银瑞林方面应诉很积极，几乎都能与

债权人主动达成还款协议，案件多数以调解撤诉告终。直到今年，终因与福创公司的纠纷，民间借贷的巨大缺口无法堵上，借

贷洪流才将潜藏于地下的隐情彻底掀翻。 

经过反复沟通，远在喀什的王家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石林和喀什两个酒店的投资分别为 6亿元和 9亿元，其中

一半以上是自有资金，民问借贷在 1/3 左右，剩下部分为银行贷款。目前喀什和石林洒店经营正常，年营业额分别在 1 亿元和

6000万元。” 

据其透露，20 巧年苦苦支撑许久之后，银瑞林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但是二家酒店的经营状况良好，资产也很优良，

且资产额远大于企业负债，所以他们通过中间人和福创控股主席张业强联系上。 

经过谈判和沟通，双方达成了收购意向。去年 12月，双方签署协议，由福创出资 12亿元收购银瑞林集团下属的三个酒店，

占三店总股份的 49%，王家林占股 51%，鉴于银瑞林在合肥地区民间借贷数额较大，福创要求把外地两洒店的债务全部转移到合

肥酒店，先承债式收购喀什和石林两酒店，随后再收购合肥酒店。 

“这就是一场骗局”，尽管隔着电话，记者仍能从王家林愤葱的语气中感受到强烈不满。工家林解释，当福创如愿成为喀什、

石林两酒店的唯一股东后，仅支付了 600（历元，便以各种风险为由，停止支付后续应付款项，从法律层面上霸占了两家酒店的

资产。 

“今年 3月 2日，我们和福创彻底闹僵，对方明确表示银瑞林债权人要首先债转股，然后进行现金回购。张说了在 100％债

转股之前不会给钱，号称拿出 4.2亿元来支付相应债务，但到目前并没有。”王家林表示正是这样一场“骗局”将本就飘摇的银

瑞林彻底逼上绝路。 

据媒体报道显示，张业强对支付的 6000万元做了说明：福创收购喀什和石林的酒店是以承债式方式收购的，按照协议规定，

以 1000 万收购对方百分之百的股权，同时承担 6 亿多元的债务。后来之所以多给了 5000 万，是给他作为收购合肥酒店的保证

金和预购款。 

“双方交易时，他（王家林）曾写了承诺函证明他没有那么多的债务，但在调查合肥酒店的时候发现有大量债务，而双方

谈的价格不足以支撑投资人的钱。”张业强表示，福创承担喀什酒店和石林酒店的债务，不承担合肥酒店的债务。所以要求必须

债转股之后再收购股权，这种模式是通行的商业准则。 

目前，投资抑或欺骗的“罗生门”还在双方的口诛笔伐中继续着。 

一碰民间借货就“倒下”? 

从彼时风头正劲的酒店业新贵沦落到如今深陷民间借贷风波之中，银瑞林暴露出的一碰民问借贷就“倒下”的情况是当下

不少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困局。 

“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是绕不过去的坎，银行不好贷钱是普遍现象，不是一两家企业遇到的个别情况。我们也曾经犯过

冒进的错误，情况好的时候就贷款买地盖厂房上生产线，银行信贷政策一发生变化又不得不用钱的时候，只能走民间借贷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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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所有的后果都要自己背。”谈及民间借贷，合肥一位曾经陷入其间纠纷的企业家直言又爱又怕。 

诚然，月息高达 1分五甚至更高的民间借贷成为隐形的“吸血虫”，企业苦心经营之下创造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到了民间借贷

者的手中。另一方面，虽然融资难融资贵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现如今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无法依托自身去改变这一情况，

企业函需用钱时，仍不得不从民间借贷处想办法，如饮鸡止渴般延续企业的生存。 

“民间借贷对企业的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其高昂的资金成本导致财务费用剧增，进而导致现金净流人紧张、收人利润率降低，

最终导致企业失去价值创造能力且资金彻底断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略咨询合伙人刘剑锋表示，当无法“开源”之时，民

营企业应加强自身的资金利用效率，积极开拓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优化自身资本结构，尽量避免使用高成本的民间借贷资金。 

在规范民间借贷方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推进相关法律制度建设，适时制定《民间借贷法》等法律条例，为民

间借贷市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为民间借贷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二是推进中小企业金融体系建设。加强建设中小银

行体系网贷理财平台。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建设，逐渐破除“利率双轨制”，使得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回归理性。四是推进民间借

贷金融监督体制建设，一方面，推动民间借贷的信息强制披露，使得借贷双方都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对

民间借贷活动立法的前提下，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力度。 

在徽商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正林看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做糊涂事，步子太大就容易出问题。经济新常

态下，企业家要调整自己的步伐，放慢脚步，加强内部管理，在创新上多做努力。政府在畅通社会融资渠道上也有责任，可以

通过融资、税收等政策进行调整。“实体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期待国家可以对民营企业在信贷等政策

上有所倾斜”。 


